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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途堪忧 

每天早晨睁开眼，衣食住行，样样都要钱。 

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新的一天又到了。尽管是周末，尹立冬还是早早就醒

了，像定了时的闹钟，掐点就响。 

夏夏总骂立冬神经病，跟着唾弃道，劳碌命！ 

唉，没办法，习惯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节奏已经把立冬训练得有了条件反

射。到点就困，到点就睡，到点就醒，然后，到点吃饭，到点坐车，到点打卡，

到点开会，到点下班。第二天，循环，照旧。机械得像路上的红绿灯，定时性地

交替明暗。 

周六在立冬这儿反倒有点不正常，像一码绿豆里的一颗红豆，像白脸上的一

颗黑痣，特别不协调、触目，也像不得不坐牢的多动症患者，闲得慌。 

呵，不劳动者不得食，习惯了劳动的立冬总觉得，不忙点儿啥仿佛就对不起

这一天三顿饭似的。有时候，立冬不能理解年轻的乞讨者，也不能理解那些在家

吃闲饭的男人。有手有脚，何苦来！后来他才知道，有的乞讨者比他有钱得多！ 

自食其力，自得其所，顺便惠及身边那些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实是世间简

单的快乐。 

没错，立冬要赚钱！近一两年，这个念头像僵尸剧里可怖的尸毒钻进立冬脑

袋，成了钉子户，死活不愿离开——立冬中毒已深。 

有什么办法呢？人在北京，身为男人，没有钱，举步维艰。当然，女人也一

样。 

每天一睁开眼，衣食住行，个个都像讨债的小手一样找你要钱，就这还不包

括那些额外的“不良嗜好”的支出，譬如立冬要抽烟、玩网游、去徒步，夏夏则

要逛街扫货、塑身美体、社交应酬、攀比炫耀。 

北京的诱惑太多，类似立冬、夏夏这样意志不甚坚定的青年男女实在难免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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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红尘，甘之如饴，进而，不可自拔。 

近来，时不时地，各类“份子钱”也像夏天里的冰雹一样对立冬搞突然袭击。 

大概 2012 将近，大家都忙不迭地去结婚，生怕来不及了。 

立冬跟夏夏说：“要不，咱们也结婚？学人家摆他几桌，也收点儿礼金，咱

也缓解缓解家庭经济困难？不成吗？” 

夏夏听罢，两眼一翻，说：“结婚不买房，就是耍流氓！哪怕小点儿呢？” 

是啊，哪怕是小点儿呢！读书的时候立冬是愤青，讲究精神追求，以为钱并

不是那么重要，周围的人也教导立冬，不是什么问题都能用钱来解决，人要有理

想，有抱负……没错，立冬也曾有理想，有抱负，立冬想做记者，用自己的方式

为人间打抱不平。但现在立冬不那么想了，或者说多少有些妥协了，别说兼济天

下了，自顾都有点不暇。 

理想就像挂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得有，但又可能永远吃不到。理想理想，

有理由去想一想。想过了，心痛了，便算了，不能太较真。 

学校是先给你上课，再让你考试，生活是先给你考试，再让你从中反省，还

从不彩排！生活才是真正的大学堂。 

一天天上涨的房价教育了顽劣的立冬，让立冬翻然醒悟，痛改前非，进而，

奋起直追。但他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立冬光着上半身坐起来，将枕头竖起，斜着腰攀爬出床沿，从躺在地板上的

裤子口袋里摸烟，抽出一支，塞嘴里，刚要点。“啪！”一只着粉绿色的指甲油的

手从被窝里横晃到他眼前，把那支无辜的烟打得飞出老远，弹到墙壁上挂着的立

冬和夏夏龇牙咧嘴的合照上，又跌下来。 

“就一支。”立冬讨饶，誓做尊重女友的好男人。 

“半支也不行。”夏夏不容分说。 

“那一口。”立冬步步为营。 

“厕所抽去——”夏夏的声音隔着被窝传出来，拉得老长，像战时防空警报，

给立冬最后通牒。立冬这个女友，向来强势。 

“行行行，遵命，不抽，不抽。”听到夏夏的吼声，立冬不战而降。他把身

子滑进被窝，两只罪恶的黑手慢慢往下抄，直到碰到夏夏热乎乎、细嫩嫩的肌肤。 

“要死！那么凉，鬼手！”夏夏差点没从被窝里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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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不依不饶，用手扶住夏夏的背。夏夏用手支着头，眼睛一眨一眨的。立

冬顺手从床头摸到一瓶桂花蜂蜜，扭开盖子，将手指头蘸进去，又拔出来，愣是

在夏夏背上抹了两道蜜条。抹完再探下头，用嘴慢慢吸干净。 

“别闹！你再闹我叫了啊！”夏夏口是心非。 

立冬不予理睬，嘴唇循着夏夏光滑的脊背向前。 

夏夏咯咯笑道：“你小心点，外头有人，大清早的，别人还以为我们怎么着

了呢。”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真有人，你听。”夏夏翻身。 

立冬抱住夏夏不动，侧耳倾听，严防敌特破坏二人美好时光。 

隔壁屋住着马婵娟和蒋毅然，二人把鞋拖地拖得很响，然后是抽水马桶的呼

啸。他们是准备考研的小情侣，为达目标，很是“闻鸡起舞”。 

这房子是立冬找的，都是来安的老乡，相互照顾得很。考研的一对自不必说，

另外一对上班的——涂志刚和马千里，也是来安人，千里是婵娟的姐姐，而立冬

和志刚又是大学同学，关系错综得像地铁线路，大家平时也就兄弟姐妹地乱叫。 

据立冬所知，千里和志刚好像有房。当然，只是好像。因为他只是听说过，

从未光临过。而且，那地方貌似有点偏，偏到水电费都得交到外省去，手机 SIM

卡（用户身份识别卡）都得办外省的才划算。如果每天从燕郊出发到北三环，再

从北三环回去，加上等车、步行，怎么着也得三个半小时以上。为了节省时间，

千里和志刚索性在三环盘租了一套房子，平时住在三环，周末才回去“度假”—

—无奈的短途旅行。涂志刚总说：“这 2047 号房间呀，就是个现代的水泊梁山，

我和千里是被逼上来的，然后是婵娟和毅然，然后是立冬和夏夏，我们来了个大

聚首，就差造反了。”造反？如何造反？房租是他们的五指山。 

“不要紧，一会儿就走了。”立冬翻过身，平躺在床上，伸腿伸手，做准备

动作。 

夏夏光着腿，下地，蹦蹦跳跳地去墙边摸音响。地板上胡乱摊着夏夏的“生

活必需品”：波点风衣、海魂条纹衫、短靴、米黄的连跟拖鞋、桃红的长丝袜、

笑脸包、黑色打底裤、素色方巾、塑胶质地的酒红色手镯、藏式风格的孔雀蓝念

珠，绿色唱佛机……夏夏把音响调得低低的，喇叭不紧不慢地唱道：“If you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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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now ，you  will take away the biggest part of me……（如果你现在离开我，

你将带走我最重要的部分）” 

一首歌没唱完，只听防盗门哐当一声响。毅然和婵娟出去了。 

“狼来了哦。”立冬猛地掀开被子，张牙舞爪。 

夏夏笑着躲进被子里。立冬知道，夏夏的躲就代表着接受。 

立冬隔着被子搂住夏夏，问：“要不要……前戏？” 

“前你个头！”夏夏粉拳相向。立冬探下头去吻夏夏的脖子，可还没吻到，

夏夏就痒得笑出来，破坏了气氛。 

“咚咚咚……”敲门声打断了情爱游戏。 

“开门。”夏夏打发立冬去。 

“别出声，熟人会打电话的。”立冬强烈要求继续。门还在响，像擂战鼓。 

“你去开门好吧？”夏夏撅起小嘴。 

“石头剪子布。”立冬道。 

“行，快点。”夏夏伸出小手，“我说一二三就出啊，不许耍赖。” 

“回回还不都是你耍赖，三局两胜，还是一局定输赢？”立冬裹着被子坐起

来。 

“就一局，一，二，三！”夏夏该出手时就出手。毫无悬念，立冬输了。 

愿赌服输。立冬下床套上便裤和外套，夹着人字拖鞋，慢吞吞地去开门。门

外的人还在敲，很急促。 

“来了！来了！”立冬不耐烦地应门。 

门开了，一团冷空气倒灌进来，立冬不由得全身一紧。 

“你们这味儿怎么这么大？”在他眼前站着的是位中年大妈，烫着爆炸头，

还染黄了，很有活力的样子。“要经常开窗通风，病菌才能出去，非典的教训怎

么一点都没吸取。”大妈皱眉道。 

立冬不知如何接话，只好问：“请问您是？”爆炸头不理立冬，横闯进门。

立冬愣了下神，没拦住。 

“你谁啊？大周末的，你这是干吗？”立冬急了。 

“我是谁你能不认识？”爆炸头一脸的难以置信。 

“对不住您，还真不认识。”立冬实话实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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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夏从里屋出来了，看到爆炸头女人，她笑着说：“张姐您来了啊，屋里坐。” 

爆炸头瞥了立冬一眼，神气地走进屋，也不坐，两手背在后头，踱了几步，

又伸出右手敲敲临近的墙壁问：“这间屋子是谁在租？” 

“是我们在租。”夏夏赔着笑脸。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隔断不能租了知道吧。”爆炸头面无表情，假装铁面无私。 

“我们这间也不能算隔断吧，十几平米，不算小啊。” 

“呵呵，算不算隔断不能看大小知道吧，这房子原来是两室一厅的户型吧，

现在呢，三室一厅，多出来的一室，就是隔断。”爆炸头掷地有声。 

的确，他们住的是隔断，三家人中立冬和夏夏是最后住进来的，没得选，只

能住下。难得的是，这隔断还朝阳，地方也不算小，立冬和夏夏已经住了半年。 

“谁说不能租的？”立冬语气僵硬。 

夏夏用胳膊肘捣了立冬一下，跟着翻了一眼，说：“是上头的意思吗？” 

“是上头的意思，地下室和隔断房都不给租了。”爆炸头冷冷地说道。 

“那楼下地下室不还是住得满满的”立冬不服气地问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那里有人的？有也得搬！”爆炸头双手叉腰，气沉丹田，

摆出要大战一场的架势。 

“行！搬，但是找房子得给一段时间吧。”夏夏笑着，把杯子放在窗台上，

好言好语。 

“房子现在好找，一周够了。我也只是按照上头的意思来通知，谁都知道搬

个家不容易，不过你们还是尽快吧。” 

就这样，周末头一天，立冬和女友夏夏衣服还没穿周全，牙还没刷，脸还没

洗，就鬼使神差地“被”宣布：你们的小窝“不合法”了。因为它不是原装，是

二度创造的，有碍观瞻，有伤大体，实存隐忧。有关方面打算有备无患，有的放

矢，准备有礼貌地将立冬和夏夏从 2047 号房间请出去。 

“搬？”立冬望着夏夏苦笑。 

“废话！”夏夏翻了立冬一眼，扭头回屋。 

立冬猫下腰，猛冲到她背后，一下就把夏夏横抱到半空。夏夏随即大叫起来。 

 

对外地人来说，在北京有两件事最容易让他们滋生漂泊感，一个是搬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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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过年。搬家和过年都是迁徙，只不过一个是小幅度的，一个是大幅度的，但

性质都一样，人人都在寻找一个家。 

有人说，大年三十晚上，全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中央电

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播大厅，另一个是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的广场、大厅、候车室，永远是满满当当的，人们来了，去了——

有的人抱着希望而来，有的人希望破灭而去。 

无论什么时候看北京西站，你多少都会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它太大了——

高而宽的庞然大物，亭台楼阁一应俱全，碉堡似的，四通八达的路径，整个一“小

径分叉的花园”，一个人放进去，太渺小了——在这里，往往特别能体会到“人

海”这个词的含义。 

其实，不光是在大年三十，北京西站，这个吞吐量大得惊人的铁路客运站，

像一个怪兽，每天都吃进去一些人，又吐出一些。对于一些人来说，北京西站或

许是桃花源的入口，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这里未尝不是地狱的门槛。 

千里和婵娟的妈——来自来安县城的中年妇女李绣花，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

对襟褂子，正呆站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 

这是她第一次来北京，也是她出的最远的一次门，在来安市下面的小县城，

她活得如鱼得水，哪里是百货商店，哪里是菜市场，哪里有小操场，哪里有暗自

经营的小麻将馆，对她来说，都像是棋盘上摆好的棋子，一个个分明得很。可到

了北京，到了这个人挤着人人挨着人，可又谁都不认识谁的西客站，李绣花多少

有点茫然和怯懦。 

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这一直是她的骄傲。现在大女儿千里毕

业进了高校教书，二女儿婵娟虽然还在读书，但也长成了大姑娘。她算基本“完

成任务”。 

三年前，老伴得病去世，李绣花一个人在家总觉得闲得慌。她时不时在电话

里跟千里抱怨，她想来北京，可又总不好意思给千里、志刚添麻烦，于是她总是

敲千里的边鼓，说自己“有点不舒服”。千里问：“是病了，还是怎么了？我赶紧

回去一趟，你不能总怕体检。”在中老年人眼中，体检像定时炸弹。就怕查出个

一二三来，心里承受不了。 

电话那头，李绣花忙说：“没事，没事，身体好着呢，你放心，没事，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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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了。” 

这一招有点类似“诱敌深入”，李绣花越是说自己没事，一次、两次尚可，

三次千里心里就开始发毛了。 

“妈一个人在家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她总跟志刚嘀咕，而且做噩梦，好几

次满头大汗地醒来。 

“要不把妈接过来好不好？”一次“完事儿”之后，千里拥着被子问气喘吁

吁的志刚。 

“嘿嘿，都听老婆的，十五岁开始我便没爹没娘了，你妈就是我妈。”志刚

一向板正，难得嬉皮笑脸。 

“得叫咱妈！注意措辞！”女博士发起火来也不是盖的。 

就这么着，李绣花就来到北京城了。 

李绣花堵在电梯口，被后面的旅客撞了一下，差点摔倒，她赶紧把行李挪到

一旁，拨通了千里的手机：“喂，千里啊，我到了啊，你在哪啊？” 

千里挽着志刚急匆匆边走边说：“妈你到了啊，你在哪啊？” 

绣花道：“我在北二出口！” 

千里说：“好，你别动，我们马上也到北二出口了。” 

夫妻二人赶到北二出口，找了个遍，也不见绣花的踪影。千里急了，打电话

问：“妈我们到了，你在北二出口吗？” 

李绣花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啊！” 

“我们也在，你是不是乱跑了啊？怎么看不见你？”千里说。 

李绣花急得要哭，道：“我没乱跑，我真没乱跑。” 

志刚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夺过电话问：“妈，我是志刚，你看到你前方的

饮料站了吗？” 

李绣花道：“没有。” 

“那你看到天了吗？” 

李绣花不解，道：“天？什么天？没有天。” 

志刚明白个大概，对着电话说：“妈你别着急，别动，我们马上来。”说完扭

头跟千里说，“估计在地下一层。” 

两人匆匆下楼，果然看见李绣花站在电梯口的柱子旁边，大包裹小行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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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起来比人都高。 

千里走上去，拉住李绣花的胳膊问：“妈，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你是要把

家都搬来是不是？你不是说上去了吗？怎么还在这底下！”千里当老师当惯了，

说起话来像机关枪。 

李绣花顿感茫然，她像个犯了错但又不知道错在哪儿的小孩，指指顶上的标

牌说：“喏，这不是北二出口吗，这几个字我还认得……” 

千里气不过还要质问，志刚忙上前接过行李道：“行了行了，人接到就好，

千里别说了，走吧。”绣花赶紧跟着女婿上电梯，千里这才闭嘴，憋着火，鼻孔

直出热气。 

上了地面，志刚放下行李，说：“我去买几瓶水。” 

李绣花忙阻拦道：“不用买，回家喝，走，回家！” 

千里不依：“妈，你看看你嘴唇都干成什么样了，都起白皮了，北京干，不

比老家！” 

绣花说来安家乡话：“我有水，有水。”说罢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茶渍斑斑的透

明小水壶，壶里还剩一点水底儿，茶叶被泡得有气无力、委委顿顿的样子。 

“这哪能喝呀？！志刚快去买三瓶，我要酸梅汤。”千里对丈夫说。 

志刚应命去买，绣花非要跟着。 

“老板，两瓶农夫山泉，一瓶九龙斋，要凉的。”志刚来到冷饮铺子。 

“凉的要加两毛钱。”老板道。 

“那不要凉的，常温的就好。”绣花抢着说，她是艰苦年代过来的，能省就

省。 

志刚尴尬地笑了笑，对老板说：“那来常温的。” 

三人坐公交车到军事博物馆站转地铁。千里、志刚都有交通卡，志刚排队去

给丈母娘买票。 

千里得闲和李绣花闲聊几句，随口问：“妈你路上还顺利吧？” 

绣花说：“顺利。”旋即问道，“婵娟呢，怎么人影都没有？” 

千里道：“婵娟今天有课，回头你就见到了，你没来之前老念叨你呢。” 

绣花说：“你别替她打圆场，她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这小女子就是没良心，

不孝顺，从小就跟匹野马似的，以后我是不指望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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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笑着说：“好啦，我的老娘，有人接就行了，你还要求那么多干吗？这

不是老家，人人都吃吃喝喝不工作，靠吃低保还能天天打麻将，我们都要讨生活

的呀，哪来这么多空闲？”说着，她又把绣花拉到一边，贴着她妈的耳朵道，“妈

你待会儿少说点话，这里是北京，不是老家，唧唧喳喳的不好，让人家笑话，也

让志刚笑话。” 

绣花顿时来气了：“他笑话什么？我还没要求他，他敢来笑话我？！怎么，

嫌弃我这老太婆啦！” 

“哎呀，你小点声，什么嫌弃，总之你少说话，有什么意见，到家再深入交

流。” 

绣花看着大女儿着急的样子，只好先妥协，拉长声调说，“好好好，我的小

祖奶奶，深入交流，深入交流。” 

不一会儿，志刚回来了，把一张单程票递到绣花手里，交代说：“进站刷一

次，出站塞进去。” 

三人排着长龙一样的队准备进站。到了安检处，绣花的大箱子被拦了下来。

一个绷着脸、拿着安检棒的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一把抓住绣花的大箱子，拎到一旁，

绣花一看急了，喊：“小同志，你这是干吗？”志刚也跟着上前询问。千里又急

又热，额头上都是汗，摇着绣花的胳膊问：“妈你到底带什么东西了？快说啊！” 

“我没带什么啊……”绣花傻了眼。 

“请您把行李箱打开一下，我们要进行检查。” 

绣花抓住小姑娘说：“小同志，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其他几个安检人员围上来，志刚四处阻挡，生怕出事，但事态显然更加严重。

“我们不会冤枉好人，只是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小姑娘依旧面无表情。 

“我来开！都别动。”志刚大吼一声，周围开始有旅客围观，安检人员一面

疏散人群，一面围着箱子看。志刚打开箱子，里面一堆半旧不新的日常用品，安

检人员仔细翻动着，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不一会儿，东西被搜出来了，是报纸包着的长方形物体。 

“这是什么？”安检人员问。 

“切菜用的刀。”绣花道。 

安检人员义正词严说：“对不起，您这是危险物品，不能带进去。”绣花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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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听说出门连切菜用的刀都不能带，这刀她用了十几年，片肉切菜剁骨头，都是

用它，没有它绣花做不出菜来。绣花嚷道：“你们北京的小同志也太会冤枉人了，

怎么了，菜刀都不让带了，谁家做饭不用切菜，切菜嘛就要用菜刀！这位小同志，

我请你拎拎清楚，我像坏人吗？有这个工夫，我请你去抓抓真的坏人！” 

“我们也只是例行检查，不能带的就是不能带，请您理解。”安检的小姑娘

道。 

“我为什么要理解？我太不理解了，我请你理解理解我……”绣花不依不饶。

“行了行了，妈，差不多得了。”志刚左拉右劝，好不容易安抚住丈母娘大人。

没办法，此路不通，只好改走他路。三人从地铁里出来，转乘公交车。 

绣花心气难平，一路气呼呼的，见到什么都能评两句，唠叨得厉害，千里、

志刚只好仔细敷衍。 

按说今天也活该不顺，光找人找了半个小时，坐地铁又被一把菜刀给卡住了，

幸好公交上还有座位。 

千里平时很少出体力活儿，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疲惫，一上车，她就歪坐在座

位上，头靠着扶手栏杆。志刚把行李安顿到车厢一角，不坐，只站着看行李。绣

花则坐在千里左手边，神气活现，精神头很好。 

到了西单站，车门一开，哗啦上来一群人，把车厢塞得像个肉罐头。 

绣花东看看西看看，忍不住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北京人也没见得多时髦

哦，我看跟我们那也差不多，土不拉唧的。”此豪言一出，四周的人都不由得向

她行注目礼。 

千里大窘，忙用胳膊肘拐了绣花一下，小声喝道：“妈，你少说点，有什么

回家再说！” 

“这有什么，难道我说得不对？”绣花反问，洋洋得意。 

千里无奈，朝志刚望了一眼，求救，丈夫回敬了她一个温暖的眼神，然后双

手合十，放在耳边，比画了一下。他想让千里睡会儿。千里微微笑了笑，慢慢闭

上了眼。她太累了。 

绣花自言自语了一会儿，见无人搭腔，也自觉没趣，迷迷瞪瞪也打起盹儿来。

车厢里的人上来了又下去了，闹哄哄地。志刚对着车厢一侧的玻璃，看着自己的

影子发呆，他发现自己的发际线像被岁月蚕食了一样，开始往后退，他不由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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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抚摸一下自己的头发，老了老了，才刚三十，竟有点中年男人的味道了。 

千里睡得昏天黑地，身体忽然失去重心，头磕到旁边的绣花，两人都“哎哟”

叫了一声，醒了。绣花揉了揉眼，随口问“怎么还没到”，然后习惯性地把手插

进裤子口袋。 

“我的钱，我的钱，天杀的偷了我的钱……抓小偷！抓小偷！”绣花半哭着

叫道。 

车厢里除了千里和志刚，其他人都保持冷静。 

到站了，车门开了，上车的上车，下车的下车，一切有条不紊。 

 

立冬记不清楚这是和夏夏第几次搬家，毕业之后的三年里，他们住过的地方

少说也有十处，但立冬可以负责任地说，夏夏是他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 

跟弟兄们谈到这档子事儿的时候，他们不信，总是先干一杯酒，然后半推立

冬一把，说，别骗人了，就你这样的，一看就知道很花心，泡过几个，嗯？一听

到“泡”这个字立冬就不乐意了。泡妞这说法也不知道是从何而起的，但在立冬

看来，这么说的人多少有点不尊重女性。一直以来，立冬自认为自己对待感情还

是很严肃的。 

现在，不少人见到立冬总说他长得真精神，很有女人缘。但很多人不知道，

在遇到夏夏之前，立冬曾是一个不怎么招人喜欢的胖子，在追求女生的道路上，

受过好几次挫。立冬伤心极了，愤恨上天怎么那么不公平，怀疑自己永远都得不

到别人的爱了。 

后来，在学校的联谊会上，立冬遇到了夏夏。 

夏夏不能算是标准的大美女。她眼睛不大，内双，看人的时候，总有一种别

样的迷蒙，像站在雾里。那时候，女生流行烫直发，夏夏却弄了一头气场极大的

大卷，很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女星的韵味。 

顶着那么个造型坐在联谊会的人群里，即使不杰出，也已经突出了。 

立冬至今也搞不清那次联谊会自己哪来的勇气，他走到夏夏面前，心脏扑通

扑通像要跳出来，立定，站好，开问：“同学，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随即伸

出了手，绅士味十足。 

夏夏当时在和身边的人说话，看到立冬站在她眼前，先是一惊，然后下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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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款款地说：“可以。” 

那几乎是立冬跳过最糟糕的一场舞。他踩了夏夏的脚，该拉左手的时候拉右

手，该拉右手的时候又拉左手。夏夏随着音乐想转一个圈，刚转到一半，却被立

冬笨手笨脚地挡住，差点摔倒。立冬整个脸都在烧，连声说对不起。 

夏夏没有说什么，她牵着立冬走到舞池旁边，陪立冬坐下，说：“你的身体

协调能力真的需要加强了，你需要减减肥，锻炼锻炼，你叫什么名字？”舞池上

方的五彩旋转闪光灯运转得欢快，立冬看见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光在夏夏的

脸上滑过，她笑得很甜，牙齿在灯光下泛着荧绿色的光。 

“我叫尹立冬。”立冬赶忙报上自己的名字，怯怯地，像小时候刚去学校报

到的孩子。 

立冬承认，大学头两年自己只是个胆怯的胖子，自卑，不知道如何展现自己，

但他有着强烈的自尊心，那颗心是一株敏感的含羞草，只要别人稍微一碰，它就

闭合起来。 

“同学，你电话号码是？”立冬掏出手机问道。 

夏夏一把抓过立冬的手机，爽利地在上面按了几按，然后揿下拨出键，又把

手机物归原处，扭头走开。 

立冬赶忙存下那号码，又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 

夏夏早已走出了那扇灯光微曦的小门。 

立冬记住了夏夏的号码，同时也把这个女孩的话当做激励自己减肥的原动

力，从见到夏夏的第一眼起，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开朗外向的女孩。 

立冬暗暗告诉自己，再见到她的时候，一定要让她大吃一惊，让她对自己的

看法有所改观。 

立冬的大学时光或许可以这样来分：舞会前和舞会后。舞会之前，立冬羞怯

内敛不自信，舞会之后，立冬奋发图强树新风。立冬吃得少了，跑得多了，打网

游少了，去健身多了。立冬甚至花钱去学校外面的健身俱乐部请了专业的指导老

师。 

三个月，立冬减了四十斤。 

对着镜子，立冬左看看，右看看，明显感觉自己帅气很多。 

立冬买了几身像样的衣服，剪了时兴的头发，加上一米八的个子，走在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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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也开始有回头率了。大家对立冬的变化惊愕不已，有女生开始给立冬发撩人

的短信，但立冬一概不理，立冬想要约的，只是那个在舞会上遇到的女孩。 

“你好，还记得我吗？”短信发出去立冬后悔了，他觉得自己的问法很蠢很

土。 

“记得，舞会上那个。” 

“可以出来吃饭吗？我在北区。” 

“现在不行，明天下午可以，我在南区，你能来？” 

“没问题。”立冬的手指在手机键盘上跑得飞快。 

“还有，你叫什么？” 

“夏夏。” 

“姓夏，叫夏？”立冬问过去，对方开始没理他，半天之后回复：“怎么，

不可以？” 

立冬忙回：“当然可以。”又追加一条，“我叫立冬。” 

“我知道。” 

立冬抱着手机心扑通扑通犯跳。 

第二天下午 4 点，立冬坐在餐厅靠窗的位置等夏夏。 

空气里飘着 Coldplay 乐队慵懒的声音。立冬喜欢这个摇滚乐队满不在乎却充

满穿透力的腔调。服务台上方倒挂着一排高脚玻璃杯，夕阳慢慢地从窗外照进屋

子，透过玻璃表面，把光折射到服务员脸上。 

夏夏进来了，立冬朝她招手。她微微皱了皱眉，脚步顿了顿，又大步走过来，

坐下。 

“你是尹立冬？” 

“不像吗？还是你眼花了？”立冬发现自己原来也懂得幽默。 

夏夏的手指无意识地抓起桌上的白杯子。“可能是我眼花。”她呵呵地笑。 

“喝点什么？”立冬礼貌地把餐单推到夏夏眼前。 

“除了咖啡，你随便安排。”夏夏隔着桌拍拍立冬的肩，说，“下了苦工夫啊，

怎么，练好了约我，要给我下马威？” 

“凤梨金光饮怎么样？” 

“凤梨是凤梨，金光是什么？橙子？还是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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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混合型果汁。”立冬有些紧张。 

夏夏把桌上的叉子夹在手指间，当笔转。 

“减肥那么容易？”夏夏问道，“吃了很多苦吧？” 

“刚练的时候很难。” 

夏夏放下叉子，用食指和中指伶俐地从桌上小盒子里夹了一根吸管，插到茶

杯里去。“那干吗还练？” 

看着夏夏明媚的脸，立冬很想说：“还不是为了见你！”但立冬的舌头似乎并

不配合，只是问道：“墨西哥色拉你是吃的吧？” 

夏夏微笑着点了点头。 

和夏夏开始以后，立冬问了不止一次，“你干吗选我？” 

夏夏顽皮地说，她其实也是“视觉系”，只是当初隐约觉得立冬是潜力股，

就挖掘了一把，没想到还真成了。 

纯属盲恋。都是命，躲也躲不掉。 

立冬喜欢看到夏夏人前人后为立冬骄傲的样子，闺蜜们都羡慕她勾了个帅男

友。立冬感激夏夏，不为别的，单为当年在他万分失落、万人离弃、万念俱灰的

时候，她却说，你能行。 

距离本科毕业还有一年，立冬和夏夏恋爱了。 

这恋爱一谈就是四年。 

走出大学校门时，立冬拿到了管理学硕士学位，夏夏则光荣地以公共关系硕

士的身份毕业。立冬去了一所高校做宣传工作，夏夏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 

“你脚不臭吧。”毕业搬家，收拾箱子时夏夏忽然问。 

“好像挺臭的。” 

“每天都洗澡？” 

“你提醒着点没准会洗。” 

“事先声明，衣服各洗各的。” 

“行。” 

“你要多做饭。” 

“不行外面吃呗。” 

“那怎么行，要勤俭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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